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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焕

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
会开幕在即，这不免使人想到
我国古代的体育运动，尤其是
冰上运动的悠久历史。从新疆
阿勒泰岩画中先民踏雪狩猎的
兽骨滑雪板，到唐代“以木为
马，雪上逐鹿”的木马技艺，迨
至明清，冰雪运动已成为社交
礼仪的载体，清代的冰嬉大典
更发展为集娱乐、文化、运动等
为一体的皇家制度。

位于新疆阿勒泰的墩德布
拉克岩画，经过探测距今1 . 1万
年至1 . 2万年，岩画上十位先民
屈膝前倾，脚蹬短小雪踏，手持
长杖，身旁环绕野牛、野马，生
动再现了古人滑雪狩猎的场
景。其中的雪踏可谓现代滑雪
板的雏形，在岩画附近出土的
兽骨滑雪板残片，底部留有打
磨痕迹，印证先民已掌握减小
摩擦、提升滑行效率的初级技
艺。《山海经》记载，“有钉灵之
国，其民从膝以下有毛，马蹄，
善走”，东晋学者郭璞注释“钉
灵之国”时引用《诗含神雾》曰：

“马蹄自鞭其蹄，日行三百里”。
隋唐时期的，冰雪工具从

“简陋适配”走向“技艺成熟”，
开始兼具实用与审美价值；宋
元至明清，冰雪运动完成文化
符号转型，成为社交礼仪与国
家仪式的重要载体。清代宫内
有冬季冰嬉的习俗，并将其视
为“国俗”，乾隆皇帝说“冰嬉为
国制所重”。每年从八旗官兵中
挑选“善走冰”的能手入宫训
练，冬至到“三九”时在西苑冰

上举行冰嬉。皇帝率王公大臣
等前往观看，赛后皇帝分等次，
恩赏银两。随着时间推移，冰嬉
大典的军事功能淡化，仅存娱
乐观赏价值，这在乾隆时期的
冰嬉图中有充分体现。

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
《冰嬉图》不止一幅，既包含金
昆、程志道、福隆安共同绘制的
版本，还有张为邦、姚文瀚的合
笔之作，这两幅《冰嬉图》在清
宫书画收藏著录《石渠宝笈续
编》中都有记载，均描绘了乾隆
皇帝阅视冰嬉的场景。冰嬉大
典的表演项目，按功能可分为

“竞技类”“表演类”“礼仪类”三
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抢
等”“抢球”“转龙射球”。

当时的“抢等”相当于今天
的“短道速滑”。参赛者的运动
装备已相当专业，脚上有铁齿
冰鞋，其冰刀嵌于鞋底，前尖后
宽，便于破冰，着装是便于区分
的红、黄、蓝三色衣，比赛路径
约500米，从北海五龙亭附近出
发，沿冰面向皇帝御座所在的

“冰床”疾驰。赛道设“标杆”标
记，违者罚下。据《养吉斋丛录》
记载，优胜者“头标赏银二十
两，二标十两，三标五两”，普通
士兵若能进前十，“例赏一月钱
粮”。比赛场面的激烈程度在当
时的记录中可见一斑：“冰上滑
擦者，所着之履皆有铁齿，流行
冰上，如星驰电掣，争先夺标取
胜。”乾隆曾在《冰嬉赋》中惊
叹：“闪如曵电，疾若奔星”———
冰上选手的速度，竟比奔驰的
骏马更迅猛。

冰嬉中的集体对抗项目是

“抢球”，《帝京岁时纪胜》记载：
“欢腾驰逐，以便捷勇敢为能。
将士用以习武。比赛分红黄两
队，每队10人，使用特制的以牛
皮包裹毛毡的充气冰球，旗门
高约2米。比赛开始，侍卫将球
猛踢至中场，双方队员需用双
手争夺，可用推、挡、抱等动作，
但不能用脚踢。”这种“无球门
不设界，拼抢激烈”的规则，本
质上是军队“攻防转换”战术的
模拟训练。

“转龙射球”是冰嬉中的
“仪式性项目”，也更有看点。参
赛者为八旗兵丁，每旗组成一
队，每队百余人，前导为二百人
的执旗者，之后是数量倍于旗
手的执弓者，末尾为“龙尾”(一
名幼童)。队伍按八旗颜色排列，
沿冰道盘旋行进，远望如“蜿蜒
巨龙”。行至皇帝御座前的“旌
门”时，队伍骤然加速，前排士
兵张弓搭箭，同时射向门上悬
挂的红色“天球”(象征太阳)与
蓝色“地球”(象征大地)。这一场
景在《冰嬉图》中体现得相当具
体，画面右侧，众人簇拥着皇帝
华丽的冰床，冰场上，旗手和射
手们间隔排列，盘旋滑行于冰
上，队伍蜿蜒如龙形。

《冰嬉图》描绘的冰上滑行
队伍中还有各项杂技表演，展
现了如花样滑冰般的诸多高难
度动作，如大蝎子、金鸡独立、
哪吒闹海、双飞燕以及千斤坠
等，生动再现了杂技滑冰的精
彩瞬间，如爬竿、翻杠子、飞叉、
耍刀、使棒、弄幡等技艺。画面
中，冰面泛着银光，八旗队伍的
彩旗猎猎作响，士兵的冰鞋在
冰面上划出细密的纹路；远处，
乾隆皇帝乘坐的“冰床”(饰以金
漆，覆盖黄缎)停在御座前，侍从
手持伞盖、香炉侍立；近处，转
龙队伍的“龙尾”幼童正张开双
臂，仿佛在拥抱寒风。

《冰嬉图》的价值不仅在于
艺术成就，更在于其史料价值。
通过画卷，我们能看到清代冰
鞋的具体形制，其铁齿深约3厘
米、间距5厘米，适合冰面破行；
冰床的制作工艺则以楠木为
架，包以铁皮，底部嵌铜条减少
摩擦；八旗的服饰规制更是规
整，如正黄旗为明黄，镶黄旗为
金黄，缀以龙纹……这些细节，
为研究清代军事、服饰、民俗提
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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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炜

凛冽冬日，冰雪运动已成
为冬日热门旅游项目。在我国
古代，冰雪运动虽然没有现在
火爆，但照样玩得相当欢乐。

对于古人而言，冬天除了
滑冰，打猎更是常见。“风劲角
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
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
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
暮云平。”唐代王维的《观猎》
诗，将当时人们打猎的场景写
得激情洋溢，豪兴遄飞。雪天堪
称打猎的绝佳时机，积雪不但
有利于追踪动物足迹，还使猎
鹰更容易发现猎物。

有陆地冰雪之乐，自然不
乏水上运动之趣，游泳便是其
中之一。关于冬泳的文字记载
距今有三千多年，学者侯玉明
在《冬泳源考》中写道：“西周井
人喜欢游泳，铭文于《井人钟》
上：永冬于吉。即是说，‘游泳在
冬天是好事’，即‘冬泳好’。

‘永’在古代同‘泳’。”
此外，北宋沈括《梦溪笔

谈》载“冬月作小坐床，冰上拽
之，谓之凌床”，让人看到了冰
橇运动的流行。明代，“至冬冰
冻，可拖床，以木板上加交床或
藁荐，一人前引绳，可拉二三
人，行冰如飞”，冰床成为一个
颇受欢迎的户外休闲方式。

说到冬趣，不得不提及垂
钓。大雪纷飞，北风呼啸，这种
天气里怎么会有人去钓鱼呢？
可我们都记得柳宗元笔下的

《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
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
雪。”那位身披蓑衣、头戴斗笠
的渔翁雪中独乐的意趣，触动
了柳宗元，才留下这流传千古
的绝唱。与柳宗元同属唐代的
郑谷，于《雪中偶题》诗中也呈
现了大雪天垂钓的场面：“乱飘
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
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
蓑归。”元代的凌云翰在《寒江
钓雪图》中亦别有豪情：“风满

空江雪满舟，一竿波面自夷犹。
钩丝更放长三尺，不信寒鱼不
上钩。”

如果说以上所写是成人钟
情的冰雪运动，那么打雪仗，
则是孩子的们冬日游戏。宋代
杨万里的《稚子弄冰》诗：“稚
子金盆脱晓冰，彩丝穿取当银
铮。敲成玉磬穿林响，忽作玻
璃碎地声。”诗中的儿童清晨
脱取冰块，以彩线穿起当作银
钲敲击，那穿林清响与骤然碎
裂的清脆，无不洋溢着冬日独
有的天真与烂漫。诗人虽没有
直接描写打雪仗，但那冰雪间
飞扬的欢声笑语，与现代孩子
们堆雪人、打雪仗、滚雪球时
的畅快并无区别。清代沈复

《浮生六记》中亦有记载，童年
时与同伴“以雪揉团，互相抛
掷，笑语喧阗”。

千百年来，冰天雪地之中
的爱动之人，在漫漫冬季寻找
生活的乐趣，亦在皑皑白雪中
寻找抵御严寒的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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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杰

清晨的安徽和县笼罩在一层薄雾之
中，转过街角，一座坐北朝南、气势轩昂
的牌坊式门楼豁然出现———“陋室公园”
四个鎏金大字熠熠生辉。

迈进那扇承载着历史重量的园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小巧玲珑的山丘，当
地人称之为“仙山”。山虽不高，却怪石嶙
峋，古木参天，正应了《陋室铭》中“山不
在高，有仙则名”的意境。登上山顶的江
山一览亭，极目远眺，整个和县城尽收眼
底。远处的得胜河如一条碧绿的绸带，静
静地流淌在这座古城边。这里山水相依，
既有出尘之幽，又不失人间烟火，此刻，
我似乎理解了刘禹锡当年为何选择在此
结庐而居。

山下一汪碧水清澈见底，游鱼碎石
历历可数，这便是“龙池”，池中建有临流
亭，飞檐翘角，连接两岸的履仙桥小巧精
致，微风拂过，荡起层层涟漪。这“水不在
深，有龙则灵”的景象，不正是《陋室铭》
最生动的注脚吗？

穿过龙池边的月洞门，便是整个公
园的核心——— 陋室。这是一座三幢九间
呈品字形布局的院落，白墙黑瓦，斗拱飞
檐，虽为清代乾隆年间重建，却依然保留
唐代建筑的遗风。门楣上“陋室”二字是
现代著名诗人臧克家先生所题，苍劲有
力。踏入石铺小院，只见院内几株古松傲
然挺立，竹影婆娑。正厅中央矗立着一尊
刘禹锡的仿青铜立像，诗人长袍广袖，目
光深邃，仿佛正在凝思着那段贬谪岁月。
像上方的“政擢贤良”横匾，道出了这位

“诗豪”在政治上的抱负与才华。两侧立
柱上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
春”，是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
赠》中的名句，此刻读来，更觉豪情万丈。

步入主室，一块巨大的碑刻迎面而
立，这便是《陋室铭》碑。碑文虽非柳公权
真迹，仍笔力遒劲，结构严谨，颇得柳体
风骨：“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
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八
十一字的铭文，字字珠玑，句句含情。遥
想一千二百年前，刘禹锡因参与王叔文
的“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和州刺史。面
对地方官僚的刁难，他三次迁居，住所一
次比一次简陋，却始终保持着“身在和州
思争辩”的乐观与坚韧。正是在这间陋室
中，他完成了这篇流传千古的《陋室铭》，
结尾以“何陋之有”的反问，道出了安贫
乐道、高洁傲岸的人生境界。

从陋室出来，东侧的碑廊吸引了我
的目光。这是一条长达数十米的曲廊，廊
壁上镶嵌着历代名家书写的《陋室铭》碑
刻及楹联，或雄浑大气，或清秀飘逸，或
古朴典雅，或洒脱不羁。漫步其间，仿佛
置身于一座露天的书法博物馆，每一笔
每一划都在诉说着对这位诗人的敬仰。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金石家葛许光的印章
条幅，那些朱红的印文在灰白的石面上
显得格外醒目。篆刻艺术本就讲究“方寸
之间见天地”，这与《陋室铭》所表达的

“陋室之中藏乾坤”的意境不谋而合。在
这里，诗、书、画、印四种艺术形式完美融
合，共同构筑了一个立体的文化空间。

刘禹锡在和州任职仅两年，却留下
了丰厚的文化遗产。这间简陋的茅屋，因
为一篇铭文而名垂青史。这让我想到，真
正的“陋”与“不陋”，从来不在于物质的
丰俭，而在于精神的贫富，正如《陋室铭》
所言，“惟吾德馨”。

从陋室公园向南，便是贯穿和县古
城的镇淮古街。这条全长约两公里的街
道，北起陋室，南至得胜河，串联起了文
庙、戟门、镇淮楼、四牌坊等众多历史遗
迹。镇淮楼是这条古街的制高点，这座始
建于南宋的鼓楼，历经明清多次重修，依
然保持高台建筑形制。据说当年明太祖
朱元璋攻打采石矶时，曾驻兵和州，登此
楼饮酒作诗：“中原杀气未肯收，江北淮
南草木秋。我上镇淮楼一望，满天明月大
江流。”此刻，我也学着古人的样子，极目
远望，虽然不见了当年的刀光剑影，但依
然有“满天明月大江流”的壮阔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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